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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轮事件再追踪
部分新研究成果公布，进一步厘清事件全过程

□记者 黄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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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8日，由市海峡两岸交流协会设立的太平轮事件史料陈列室在新城翁山公园正式揭牌，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同时公布。我
市将以此为平台，加快对太平轮事件研究的步伐。

去年10月，我市组建了由舟山、台湾两地专家学者组成的太平轮事件史料研究专家组，旨在更系统地研究太平轮事件，进一步加强两
岸文化交流。据太平轮事件史料研究专家组成员、上海师范大学邱妤玥介绍，两个多月来，专家组攻坚克难，从国内、新加坡、澳大利亚、马
来西亚等地搜集到千余份档案，解决了不少过去困扰人的难题，挖掘了太平轮租借方“中联企业”公司相关资料、航班延迟及撞船原因、营
救经过、上海台湾两地善后情况等新情况。部分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太平轮事件史料陈列室中以展板的形式一一公之于众。

让我们走进太平轮事件史料陈列室，走近1949年的太平轮事件。

去年10月，市海峡两岸交流协会成立由
舟山、台湾两地专家学者组成的太平轮事件

史料研究专家组，于此同时，本报刊发《74年
前，救人的舟山渔民在哪里？》的报道，寻找当

年营救太平轮落水者的知情人。

消息发布后，有不少读者纷纷电话询问

进程。他们表示，他们也时刻关注着太平轮事

件的进程。有一位热心读者表示，他从长辈口

中听说，长涂、西剑那边曾救起了好几个落水

者。“当时海里有人呼救，村里有人翻过山去

救人，救上来了几个人，还捡了很多东西。”

“我知道的当时参与救人的一位老伯已经去

世了，听说他救人的事情还上报过，现在岛上

还在世的、知道情况的人就比较少了。”

正如该名读者所言，岱山长涂岛是研究

太平轮事件绕不开的岛屿。

有资料显示，早在1949年1月30日农历正
月初二，距离太平轮沉没的白节山海域东南

约40公里的岱山县长涂岛，就有渔民拾获了

太平轮船载物品，及中央银行重要簿册一箱，

但是渔民并不知晓其重要性，本来打算毁掉，

幸而当地有水产学校的学生春节放假在家，

以大米换回簿册。后来学生将这些簿册上报，

由中央银行派专人前来取回。

太平轮事件史料研究专家组成员、《太平

轮·一九四九》作者张典婉在书中也记录了一

件和长涂相关的事。2010年，为了查找舟山渔
民营救的线索，她专程前往长涂岛上查访。据

当地渔民提供的线索，1949年大年初二时，村
民陈远宽的父亲打鱼时，曾在海上发现一名

尚有微弱呼吸的女子，陈父和村民当即将她

载回家中。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将她救活。

“这位女士三十多岁，长得面容姣好，着旗袍、

高跟鞋，身上还有证件写着‘张桂英’的名字。

但是在陈家没有几天，这位女子过世了……”

另有读者来电反映，岱山衢山岛早年也有

营救太平轮落水者的说法，但因小岛居民迁移等

因，知情人均已搬离当地，有待日后深入考证。

关于太平轮被中联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联企业”）租借后的

首航时间，民间一直众说纷纭。

以“太平轮”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在

网上的资料中，引用最多的为“1948年7
月14日，它被上海中联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每月七千美元的代价，从太平船

坞公司租赁过来，第二天便转身承担起

上海与台湾基隆之间的往返交通”。由此

可见，此前各界普遍认为太平轮的首航

时间是7月15日。
但邱妤玥对大量资料进行考证，于

1948年7月10日《申报》第三版及其后几
天报纸的广告中，找到了太平轮的具体

首航时间，并非 7月 15日，应为 7月 16日。
同时对船期等情况均有新的补充。

当时为了生意兴隆，“中联企业”特

地于 7月 10日起，在《申报》等媒体投放
了醒目广告：“本轮定十六日上午六时，

首次由上海开往基隆，次日下午即可抵

达。嗣后每逢月之六日、十六日、二十六

日由沪驶基隆；月之一日、十一日、二十

一日由基隆返沪，定期航行，以利客商。

查本轮设备完善，航速每小时十三浬，

货舱有台甲三层，均有通风设备，装载

货物尤为相宜。即日开始售票，如蒙惠

顾，无任欢迎。售票装货：四川中路五四

九号本公司……”企业为了招揽生意而

刊登的广告，首航时间具有可信度。

对于太平轮停靠的码头系十六铺还

是其他码头，多份档案显示，该轮泊点为

当时的黄浦码头，其位于黄浦江下游北

岸，东起大连路，西至秦皇岛路，北依杨

树浦路。

太平轮的开航，背后是“中联企业”对

企业版图的重置。在太平轮投入沪台航线

前，该航线由“中联企业”旗下的华联客货

轮负责。太平轮在7月16日首航加盟之后，
华联客货轮退出沪台航线，开始向国外扩

张，负责厦门经高雄至菲律宾的航线。

太平轮是否如民间所称那样属豪华

客轮？档案给予了否定回答，据当年媒体

报道，该轮船龄已逾期，存在安全隐患，

如刊登于1949年2月27日《公论报》上的
《太平轮被难家属会发表敬告各界书》中

称：“查中联公司之太平轮建造于廿余年

前，载重量为二千吨，依照欧美惯例，早

已超过安全年龄，本应弃置不用……”

1949年1月27日深夜，载有上千人的
太平轮驶经嵊泗白节山海域时，与建元

轮相撞。当天太平轮到底是什么时候出

发的？也一直各有说法。

当年关于太平轮事件的报道不少，

《益世报》《中华时报》《申报》《大公报》等

报纸均有相关报道，但报道中，对太平轮

那次的起航时间没有统一的答案，分别

有4时、4时10分、4时15分、4时 18分、4时
19分、4时30分、4时45分等多种说法。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说法？其实也

很好理解。太平轮的航海日志等关键证

物随着太平轮的沉没深埋海底，船长等

关键人物也丧生于海难中。媒体所报道

的时间多来自于生还者的口述，海难发生

后，生还者还处于惊慌中，记忆有主观性。

也正因为如此，同一媒体同一版面的不同

报道中，甚至出现了不同的开航时间。

但这些报道至少明确了一件事：太

平轮开航时间多为下午 4时 ~5时之间。
其中 4时 45分是较多媒体所报道的时
间。《轮机月刊》《大公报》《西京日报》

《大众夜报》《世界月刊》等报刊均采用

了这个时间。

当然，也有生还者口述称是 6时开
船。该文章为生还者徐志浩所写，并刊登

于1949年2月17日的《大公报》上。且他详
细写出了船只为什么是6时开航的：“这
是农历大除夕的前夜，太平轮本来定在

四时整开船，因为装货把原定的时间延迟

了两小时，直到晚六时后才能启碗。太平

轮吨位本不大，全船载重只有二千余吨，

旅客位只一千余，而公司方面因为贪图

厚利，售出船票竟在二千五百张以上，再

加上无限制的装货，前舱装有四百余吨

建筑用的钢条，及大批中银行运台的银

元金条，遂形成前后舱重量的不平衡，

以致造成了失事时轮船的加速下沉，这

责任是公司无可逃避而不能讳辩的。一

月廿七日下午六时许，在装货完毕之

后，船以最高速率驶出吴淞口，直航台

湾，那时水面正实施戒严，驾驶人员因

为要逃过水上的戒严哨再则要赶到台湾

过年，所以行船的速率达到这船所能快

的最高峰了 ! ”
但6时开船的说法仅有此一篇。综

上，下午4时多起航，是当年媒体报道中
采用较广泛的说法。

太平轮载有上千名旅客，究竟有多少人

生还？历来是个争议较大的问题。

美联社等外媒对外公布的是35人生还，
即澳舰华尔蒙哥号所救人数（共救起36人，其
中1人上舰时死亡）。
《申报》报道称仅31人获救。
《大公报》称：“只由一艘澳国军舰起来救

起了三十八个人（其中旅客三十二人，船员六

人；太平轮四人，建元轮二人）。”《大公报》的

38人获救是此前被较普遍采用的数字。
造成各报生还者人数不同的原因有多

重。35人为华尔蒙哥号营救后登记的人数。但
是也有几名生还者因是自行回上海而被漏了

名字的。如周侣云、乔钟洲这两位便是，周侣

云回到上海后，发现报纸上公布的获救者名

单中没有自己名字，致函报社，要求更正。

台湾《民声日报》1月31日的报道中也对
人数进行过统计，虽然具体名单上有些出入，

但至少可以证明，的确有几位生还者并非澳

舰所救，而是通过其他渠道回沪的：“三等舱

旅客乔钟洲由沪电报平安，某军官已抵台北，

并为其友人发电。”“太平轮特等舱乘客钱湘

寿，业经脱险，由上海泰安路六二号来电。”

“又有遇难乘客李心镜由上海来电告平安，据

善后处理委员会统计于昨日下午截止，确实

获救者计四十人。”

在3月份，获救名单又有了变化。一名并
未列入获救者名单的广东军官，于3月1日突
然出现在家中，引得正在为他举办祭奠的家

人悲喜交加。

这名军官告知家人，船难后他和另16人
被7艘渔船救起，因需要疗伤，他们被放置在
一小岛上。这件事情也于3月7日被中央社（台
北）报道，之后被各大媒体广泛转载：“据悉，

太平轮被难旅客中，有十七名被七艘渔船救

起，当时受伤甚重，暂留荒村乡下就医，故一

向未与外界联络。迨三月一日，有被难粤籍军

官一人突返抵家乡，其家属当时正为举行奠

祭，忽获生还，转悲为喜，台北太平轮善后委

闻讯后，将致电广州查询其他十六人下落。”

这17人被谁所救？又被安置在哪个小岛？
这些信息，在此之后，报端再查不到进展情况。

或因国内战事渐延至上海、浙江，台北太平轮

善后委难以再和沪浙相关方面联系导致。

如果当年媒体所报道的属实，则太平轮

生还者的人数，将由媒体先前报道的40人，增
至至少57人。

太平轮124名船员中，有11名是舟山船员。
太平轮与建元轮互撞沉没后，“中联企

业”派飞机侦查海面，并特派职员前来定海办

理善后事宜，之后相关资料提到，该公司当时

售出男女客票为五百十人，内女客一百四十

八人，船员一百二十人（内有定海十一人），旅

客方面“黄鱼”（无票者）不详。

而这里提到的飞机侦查海面，背后还有

一段大众对救援是否及时的争论。

载有上千人的船只沉没，获救人数寥寥，

罹难者家属和生还者一度质疑上海方面的营

救态度。2月1日的台湾《民声日报》专门就此
发声质问：“……至廿八日始说派轮二艘就

往，且说归来时‘一无所有’，太平轮沉没，如

镇至肇事地点勘查，决不至回家有说：‘一无

所有。’”

面对媒体炮轰，“中联企业”没有公开辩

解。究竟是默认，还是另有原因？

邱妤玥查相关报道后发现，其实太平轮出

事后，“中联企业”确实采取了行动，根据《民声

日报》报道：“两轮之船长及职员闻出事后，中

联总公司当曾派飞机侦察，及航轮抢救。”

《益世报》记者从“中联企业”工作人员周

芝龄中获取的消息称，公司于1月28日凌晨2
时左右，即接到上海海岸电台的电告，获悉太

平轮出事之事，次日早晨，立即派出一架飞机

与登陆艇前往白节山海域搜索。

《宁波日报》报道称，该公司曾先后两次

租飞机前往沉船海域：“太平与建元两轮互撞

沉没后，太平轮之中联公司，立即租飞机一

架，两次向肇事海面侦查形迹，并电定海县政

府，要求通饬各乡镇公所，搜索生还旅客，及

罹难者尸体，再于前日特派职员孟仲怀至定，

驻境负责办理善后事宜，并请定海当局协助，

据谈：渠之来定任务为料理善后，暂设通讯处

于道头穿山公司……”

剖析这些报道，邱妤玥认为有三个关键信

息值得注意：一是“中联企业”曾两次租用飞

机至现场。其中第二次极可能是被各媒体广

泛报道的载运罹难者家属的专机，但第一次

租机却罕见于媒体报道。也就是说，很多媒体

仅仅报道了家属乘坐租用的飞机前往现场。

二是“中联企业”曾和定海当局联系，请

求舟山各乡镇搜索生还旅客。但未注明联系

时的日子，如在海难发生不久，则该举措还是

较为及时的。

三是为了寻获罹难者遗体，“中联企业”

曾派专人到舟山寻尸，并在定海道头设立了

通讯处。此事发生于2月初，对营救而言意义
不大，但透露了“中联企业”的某种态度。

以上报道，都说明在船难发生后，“中联

企业”是作了一定程度的应急反应的，其措施

尚属合理。但1月28日凌晨零时45分至天亮时
分，目前尚无证据证明相关方面前往海难现

场进行营救，其或有多种原因，但白白丧失最

佳营救时间，委实令人心痛。

首航时间应为1948年7月16日

开船时间至少存在8种说法

有热心读者反馈
岱山长涂岛村民曾救起太平轮乘客

太平轮上有11名舟山船员
“中联企业”曾经租用飞机在舟山海域搜救

获救人员至少有57人

太平客货轮准16日上午开往基隆
《申报》1948年7月10日第三版

澳大利亚华尔蒙哥号军舰

根据太平轮事件创作的影视剧剧照


